
17

Film, Television and Theatre Review
影视戏剧评论

2024 年 第 1 期

欧阳予倩创作的《潘金莲》是其代表作之

一，该剧在当时及后来的影响都非常大。徐悲鸿

的评价“翻数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衷；入情

入理，壮快淋漓，不愧杰作”［1］也一再被人们

提及或引用。

关于它的创作和演出情况，陈白尘、董健主

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989年初版，2008年

2版）在介绍时说它“本是话剧，演出时改为京

剧”［2］，景李斌《欧阳予倩年谱》在1926年最

后部分称“本年，五幕话剧《潘金莲》据自己的

京剧本改写而成（京剧台本散佚），载1928年6

月10日《新月》第1卷第4期；收入1928年10月15

日新东方书店的《潘金莲》，并附‘南国鱼龙

会’演出时的剧照三张。”［3］这里认为五幕话

剧完成于1926年，并且先有京剧（京剧台本散

佚）、后有话剧；话剧剧本始载于1928年《新

月》杂志，同年发行单行本。不过，“年谱”在

“1927年12月17日”后面写道：“田汉、欧阳予

倩等在上海艺术大学举行‘艺术鱼龙会’，演出

欧阳予倩《潘金莲》的创作与演出情况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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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本论文对欧阳予倩代表作《潘金莲》的创作和演出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考证，对其作品

的创作经过、版本情况、演出实况、改编作品、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等进行了厘清辨正，

关于创作时间、演出时间、演出版本的内容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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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哉潘金莲》，《申报》1928年1月6日，第17版。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南国月刊》1930年第2卷

第1期。

［2］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第2版）》，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第71页。

［3］景李斌：《欧阳予倩年谱》，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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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了一个星期，演出了……欧阳予倩创作的新

歌剧《潘金莲》，欧阳予倩扮演潘金莲”［1］，

这里说1927年“鱼龙会”上演的《潘金莲》是

“新歌剧”。关于鱼龙会上《潘金莲》的演出，

文艺戏剧理论家沈鸿鑫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在

鱼龙会上演出反响最为强烈的是欧阳予倩编写的

六幕京剧《潘金莲》。这个戏大胆地把潘金莲作

为叛逆女性来描写。在戏中，周信芳饰武松，欧

阳予倩饰潘金莲，高百岁饰西门庆，周五宝饰王

婆，唐槐秋饰何九叔，唐叔明饰郓哥，顾梦鹤饰

张大官人的家人。这是话剧演员与京剧演员同台

演出的一次盛举。”［2］这段话认为《潘金莲》

是京剧，不过由于唐槐秋、唐叔明、顾梦鹤是话

剧演员，所以认为是“话剧演员与京剧演员同台

演出的一次盛举”。但这段话里又同时产生了两

个疑问：第一，为什么是“六幕”？这和目前看

到的“五幕”话剧有差别；第二，这里提到“顾

梦鹤饰张大官人的家人”，那么话剧版第一幕的

重要角色“张大户”又由谁饰演呢？

所以，1927年12月上海艺术大学艺术鱼龙会

上演的《潘金莲》到底是京剧、话剧还是新歌

剧？到底是先有京剧还是先有话剧？完成于何

时？什么时候上演的京剧？什么时候上演的话

剧？到底是五幕还是六幕？演出实况如何？不同

版本的内容有何不同？这些问题迄今为止并没有

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过，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加以辨

正厘清，因为众所周知，戏剧是一门综合的舞台

艺术，剧本的完成并不代表作品的最后完成，导

演的意图、演员的表演、舞台布景甚至观众反应

等都将参与作品的最终完成，而演出本身也带有

即时性和社会性，因此厘清上述问题对理解作品

的社会时效和历史语境很有意义。不过本论文的

主要目的在考辨，关于作品与社会语境的互动等

问题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一、京剧、话剧还是新歌剧？

关于《潘金莲》的创作，欧阳予倩在1928年

10月15日发行的单行本话剧《潘金莲》“自序”

中写道：

民国十四年，春末夏初，我别了奉天小河沿

上挣扎着不肯化的雪，往看北平等着要开的丁

香。看花的路上，有朋友买得一部旧版子水浒，

无意中提起潘金莲；回来在津浦车中遇见傅彦长

先生，彼此谈一些关于历史和小说的话。正谈着

马可罗，一扯就又说到潘金莲身上。我当时就想

拿潘金莲来作题材，编出独幕剧，及至回家来一

想，无论如何，一幕不够；便改变计划，编成三

幕。不久我拿杀嫂一幕大致编好，因为种种的打

扰，前头几幕没有动手，可是有两个日本朋友，

早已经在报上给我介绍过了。惭愧惭愧，一直到

十六年冬天，南国开游艺会，我才匆匆把它编

好，试演过一次。［3］

根据欧阳予倩的上述说法，最初有拿“潘金

莲”做题材编话剧的想法是在民国十四年（1925

年），一开始打算编独幕剧，回到上海觉得一幕

不够，想编成三幕剧，但编好的只有“杀嫂”这

一幕，真正完成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冬天

的南国游艺会之前。换句话说，1926年完成五幕

话剧《潘金莲》是不成立的。

1929年，欧阳予倩在广东戏剧研究所写的

《自我演戏以来》是关于他前半生舞台生活的自

述。早期的版本并没有谈到《潘金莲》一剧的创

［1］景李斌：《欧阳予倩年谱》，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9，第166页。

［2］沈鸿鑫：《田汉和他的南国社》，《上海戏剧》

2008年第4期。

［3］欧阳予倩：《潘金莲（附空与色）》“自序”，

新东方书店，1928，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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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演出，只写到他和吴尊我排演《武松》的

一些趣事。其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我历年

所编的二黄剧本很多，从来没有发表过，因为我

没有想到把剧本给人看，我只求我能够在台上

演。我并不想做剧作家，我只要做一个能胜任的

演员。”［1］这段话在1958年8月修订本中变成了

如下内容：“我历年所编的京剧本不少，从来没

有发表过，因为我没有想到把剧本给人看，我只

求我能够在台上演。我并不想做剧作家，只要做

一个勉能胜任的演员。而且我对自己写的剧本演

过之后总觉得不够满意，认为没有什么发表的价

值。”［2］这里解释了很多京剧剧本为何没有留

下的原因。另外在这个修订本“离开南通之后”

部分，加入了这样一句话：“又曾在一次叫鱼龙

会的晚会上和周信芳、高百岁、周五宝等几位演

出了我编的《潘金莲》。这要算我自编自演的最

后一个戏。”［3］这里加入了《潘金莲》的上演

情况，这样一来，关于演戏生涯的自述算是比较

完整了。

在另一篇文章《我自排自演的京戏》（1958

年冬）中，欧阳予倩说他自编的京戏有十八个，

其中包括《潘金莲》。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当我决定不再搭班子的时候，还能和信芳、百

岁合演《潘金莲》是最愉快的，《潘金莲》是我

自编自演的最后一个戏，也是和信芳、百岁同台

合演的最后一个戏，很值得纪念。这个戏我把潘

金莲作为一个叛逆的女性描写，当时颇受欢迎。

我们在南国社的鱼龙会演出后，又为伶界联合会

筹款在大舞台演了一次。此后我短期间去跑了跑

码头，演了我的几个熟戏，也演了《潘金莲》，

因为角色不同那就差多了，回到上海我便没正式

登台演过戏。”［4］这里写到《潘金莲》是一部

京戏（京剧），在鱼龙会以及为伶界联合会筹款

在大舞台演过，还有跑码头的时候也演过，但是

由于角色的搭档不同，演出效果就差多了。

1959年的《欧阳予倩选集》收录了话剧《潘

金莲》，在“前言”部分（写于1959年4月15

日），欧阳予倩写道：“《潘金莲》一篇是在

1926年根据我写的京戏本改写的。京戏的台本没

有保存下来。……这个戏作为京戏我和周信芳、

高百岁、周五宝三位演过好几场，以后不久我

就脱离了舞台生活。”［5］这里可能就是上述景

李斌《欧阳予倩年谱》1926年“五幕话剧《潘

金莲》据自己的京剧本改写而成（京剧台本散

佚）”的出处，但1926年的说法很明显与单行本

的自述矛盾，因此这段话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以上是欧阳予倩本人关于《潘金莲》一剧创

作和演出情况的回忆。另外我们还可以结合其他

人的说法和回忆互相参证。田汉在1928年的剧评

《潘金莲及其他》中说：“予倩行装甫卸，挡不

住我们的怂恿和他友情底发动，终夜计划这戏剧

时代的新歌剧的演出，虽说他还没写成脚本。三

天之后，得信芳百岁五宝的之助，《潘金莲》就

在那窗子底里面的舞台开演了。”［6］这里说的

就是1927年12月鱼龙会的那次演出，此处田汉说

演出之前脚本还没写成，再结合《申报》当时的

说法：“欧阳予倩君由日本归国后，应上海艺大

鱼龙会之请，以五日之力，编成《潘金莲》一

［1］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第59页。这个版本据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单行本重排。

［2］《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第56页。

［3］《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第130页。

［4］《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第278页。

［5］《欧阳予倩选集》“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1页。

［6］田汉：《潘金莲及其他》，《中国戏剧报》1928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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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1］则“1926年完成五幕话剧《潘金莲》

的说法”确实不能成立，个人认为这里是欧阳予

倩记忆错误或者排版印刷的错误，事实上“1928

年”的说法可能更为准确（下文详论）。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欧阳予倩创作《潘

金莲》的初衷的确是要做一部话剧，这种想法一

直到“鱼龙会”演出之前都没有变化，但是因为

鱼龙会演出的目的是为上海艺术大学筹款，而当

时的大学负责人田汉力邀欧阳予倩帮忙，欧阳予

倩则邀请了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高百岁等人搭

档，可能因此原因觉得有必要加几句唱词，这一

点也可以从田汉的文章里看出来：“最初要排演

《潘金莲》时，原是完全做话剧的，后来到上海

时又觉得非来几句唱不可”［2］，同时也可以从

其他人的回忆文章里得到印证，比如刘汝醴是

“鱼龙会”演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之一。他在

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田汉先生告诉他们：

“予倩先生、周信芳、周百岁师徒，愿意为我们

义演。”“话剧之外，加演京剧吗？”“不，演

话剧，古装话剧。”田汉当时跟他们说《潘金

莲》是“换唱白为对话”，所以是一部“古装话

剧”［3］。但这段对话发生在演出之前，说明当

欧阳予倩告诉田汉的时候，一开始确实是打算排

演话剧的，但与周信芳等人进行排演之后又改变

了主意，觉得非来几句唱不可。

所以，“鱼龙会”演出的《潘金莲》，是在

一部原本打算做话剧的剧本基础上临时加上唱词

而改成的京剧演出。换句话说，它既不是纯粹的

话剧，也不是纯粹的京剧。关于这一点，欧阳予

倩后来在1943年曾回忆说：“我以前写的《潘金

莲》，多少有些话剧加唱的味道。”紧接着这句

话后面他又说：“《杨贵妃》的结构就近于小歌

剧；《刘三妹》是歌剧的形式”［4］这就意味着

欧阳予倩将《潘金莲》与他心目中的“歌剧”区

别开来。同样，他在其他的场合谈到与话剧版本

不同的《潘金莲》时也只是将它看作京剧或历史

剧，却从未将它称为“歌剧”，比如发表于1929

年的《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认为“改造中国

戏剧是歌剧革新运动”，在接下来的“歌剧”部

分谈了拿皮黄戏剧改造成中国新歌剧，却没有提

到《潘金莲》的例子，提到《潘金莲》是在历史

剧部分，而且认为“历史剧不必歌剧才能演，话

剧也能演史剧”［5］。

那么，《潘金莲》是“歌剧”或者“新歌

剧”的说法从何而来呢？这种说法的提倡者主要

是田汉，田汉在《潘金莲及其他》中说“所以在

舞台上演过，又和现在要在天蟾公演的都是歌

剧”［6］，另外田汉在1930年发表的《我们的自己

批判》中说：“我们建设中国的新歌剧许不能不

以旧的歌剧为基础，当时从事于此的如欧阳予倩

氏，其所作之《荆轲》《潘金莲》即采京剧之形

式加以近代剧的分幕。”［7］当然，将《潘金莲》

称作“歌剧”的不止田汉一个人，周瘦鹃在看完

演出后也称它为“歌剧”：“此剧是欧阳予倩君

新编的五幕歌剧，由《狮子楼》《武松杀嫂》改

编而成，翻陈出新引起了艺术界的注意。”［8］

［1］《欧阳予倩新编潘金莲今日公演》，《申报》1928年1月7日，第4版。

［2］田汉：《潘金莲及其他》，《中国戏剧报》1928年3月21日。

［3］刘汝醴：《记上海艺术大学鱼龙会》，《戏剧艺术》1979年第6期。

［4］欧阳予倩：《后台人语》（之二），载《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第316页。

［5］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载《欧阳予倩全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第50、63页。

［6］田汉：《潘金莲及其他》，《中国戏剧报》1928年3月21日。

［7］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南国月刊》1930年第1期。

［8］瘦鹃：《哀艳雄奇的〈潘金莲〈》，《上海画报》1928年1月1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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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将《潘金莲》称为“歌剧”或“新歌

剧”和他在新国剧运动建设期间的理念是一致

的。他在1928年11月发表的《新国剧运动第一

声》中曾说：“传统的歌剧，到现在实在不是失

了生命，便是走入魔道，就是旧了，所以我们要

建设新的国剧。……我们把此次《潘金莲》的演

出，当作我们新国剧运动的第一步。”［1］在此

期间他将自己编写的京剧《林冲》《雪与血》

等作品也称为“歌剧”［2］。所以这就是“歌

剧”“新歌剧”这种说法的由来。

二、四幕、五幕还是六幕？

关于上海艺术大学“鱼龙会”的举办时间，

现在很多的文章著作都写成1927年12月17日至23

日［3］，但如果认真查阅《申报》以及其他报纸

的记载，那么公开演出的时间实际上是12月19日

至24日［4］（17日是在报纸上发表的时间），而18

日晚有一个招待媒体和文艺界朋友的演出［5］。

鱼龙会举办之前，欧阳予倩正在日本考察，

他是接到田汉的信之后匆匆从日本赶回来的，回

到上海的时间是12月17日［6］，他参加了18日晚的

试演，还曾登台清唱［7］。欧阳予倩回来之后，

“以五日之力，编成《潘金莲》一剧”［8］。而

《潘金莲》的上演时间一般都认为是鱼龙会的最

后一日［9］。不过据《民国日报》12月24日报纸

载：“昨夜欧阳予倩新编之古装剧《潘金莲》

第一次在该会表演，是戏共分四幕，重要演员为

欧阳予倩、慈湖野人、宛平侠士三士，是剧成绩

极博得观众之爱好，闻今晚又有王泊生吴瑞燕夫

妇之《梅龙镇》，最后一晚，节目尤多，预料是

夜会场座位，恐不敷用。”2在这条消息里，昨

夜（23日晚）是第一次上演，而且是四幕，这里

的“慈湖野人”即周信芳，“宛平侠士”即高

百岁，因为二人与其他舞台有签约，不便以公

开身份出演。根据此前《申报》介绍的艺术鱼龙

会演出机制，是每日演日夜两场［10］，1928年1

月6日的报纸文章则说《潘金莲》一共演了一场
［11］，那么《潘金莲》到底是否在23日晚或24日

日场还演了一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据24日

《申报》消息记载：“上海艺术鱼龙会之最后一

日，……此外则请有欧阳予倩、慈湖野人、宛平

侠士、王伯生、吴瑞燕夫妇等串演较有艺术上的

价值之京剧”［12］，则最后一晚演出《潘金莲》

是肯定的。

［1］田汉：《新国剧运动第一声》，载《田汉全集（第17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2页。

［2］李歆：《南国时代的田汉与戏曲》，《戏曲艺术》2018年第4期。

［3］张殷编：《中国话剧艺术舞台演出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第71页。

［4］《上海艺术鱼龙会之进行》：“决定本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每日演日夜两场。”《申报》1927年12月17日，第11版。

［5］《鱼龙会试演记》：“月之十八日为上海艺术大学发起鱼龙会之试演期，专招待新闻记者及艺术界同志”，《申

报》，1927年12月21日，第7版。

［6］《上海艺术鱼龙会消息》：“前月以文艺上的使命赴东京作小勾留的欧阳予倩氏……于昨晚急遽归国参加鱼龙

会”，《申报》1927年12月18日，第21版。

［7］《鱼龙会之内容》，《时报》1927年12月20日，第2版。

［8］《欧阳予倩新编潘金莲今日公演》，《申报》1928年1月7日，第4版。

［9］刘汝醴：《记上海艺术大学鱼龙会》：“最后一场才演出《潘金莲》”，《戏剧艺术》1979年Z1期。

［10］《上海艺术鱼龙会之进行》：“决定本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每日演日夜两场。”《申报》1927年12月17日，第

11版。

［11］《美哉潘金莲》：“欧阳予倩氏驰骋艺坛，凡数十年，先后所作新旧剧本何止十数种，而沈雄哀艳不愧杰作者，

实为在南京国民剧场演过三次之《荆轲》与在上海艺术鱼龙会演过一次之《潘金莲》”。《申报》1928年1月6日，第17版。

［12］《剧场消息》，《申报》1927年12月24日，第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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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鱼龙会的这次演出，田汉在《潘金莲及

其他》一文中说：“予倩在《新月》杂志上发

表过的却是话剧，共分五幕，场数与歌剧时不

同，即如狮子楼一场是话剧所没有的”［1］，那

么“鱼龙会”的演出到底是几幕呢？首先我们来

看《申报》的这段消息：

欧阳予倩君由日本归国后，应上海艺大鱼龙

会之请，以五日之力，编成《潘金莲》一剧，凡

五幕，乃上演之后，得意想外之大成功，识者皆

许为中国剧坛伟大之收获。［2］

这里说的“五幕”，应该是24日晚即最后一

晚演出时的五幕。但是与话剧不同，它多了“狮

子楼”这一幕，由于话剧也是五幕，那么鱼龙会

没有而话剧里有的又是哪一幕呢？紧接着上面这

条消息的后面还有一段话：

兹以天蟾友人之助，将于今日午后十二时

起，在天蟾公演一次，闻予倩又将该剧改成六

幕，编制更密，并探得其通俗的细目计为：㊀张

员外巧设圈套，小家院藉讨便宜；㊁残废当死，

金莲骂花郎，强者为尊，西门打家院；㊂何九叔

解囊交黑骨，武二郎抆泪哭亡兄；㊃含笑掀帏，

金莲送香茗，拔剑斫地，武二叹明珠；㊄阳谷县

一字入公门，狮子楼两雄拚死活；㊅悔不当初，

桃花脸上千行泪，凭君割取，雪白胸膛一颗心。

全剧精神，自在末幕武松举刀将割金莲之心、金

莲掀衣就刃时的一段话，真如徐悲鸿君所云“翻

数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衷”，普天下观者，

当为击节。其第二幕、第四幕一写潘金莲崇拜力

与美之超人主义，一写武松挫弱扶强之正义观

念，相异之性格与主振，砰然相击，各放光明，

诚人间不数数闻之曲也。［3］

这段话是说《潘金莲》将于天蟾舞台公演时

改为六幕，而且细目内容非常清楚，另外田汉在

《我们的自己批判》一文中说“那次在歌剧方面

最成功的要算欧阳予倩氏大作《潘金莲》，共六

幕”［4］，那么这或许就是沈鸿鑫“六幕”一说

的由来，此外沈鸿鑫的演员表也是出自该文。

目前还无法确认23日晚是否有过一场四幕的

演出，不过可以大致肯定24日晚演出的是五幕，

那么24日晚没有而天蟾舞台公演时增加的又是哪

一幕呢？田汉曾在《潘金莲及其他》一文中说到

在演“第四场狮子楼”时因舞台太小导致周信芳

手指受伤。由于“狮子楼”写的是武松与西门庆

的格斗，“杀嫂”在其后，那么应该是在“狮子

楼”前面增加了一幕，至于到底是哪一幕，我个

人认为，天蟾舞台公演时增加了第一幕的可能性

比较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在鱼龙会

公演之后的报纸消息或剧评里，几乎均未提及张

大户一幕的剧情或饰演张大户的演员，如《民

国日报》12月25日里关于剧情只有一句“是剧共

分五幕，写潘金莲与武松的恋爱”［5］，主要演

员只提及欧阳予倩、高伯绥（高百岁）、周星

舫（周信芳），在12月25日发表的《鱼龙会归来

后》关于剧情描写比较详细：“《潘金莲》的情

节大致言及潘金莲本为一员外家之婢，因欲纳为

妾，潘金莲不从，因硬许与又短又丑之武大，待

［1］田汉：《潘金莲及其他》，《中国戏剧报》1928年3月21日。

［2］《欧阳予倩新编潘金莲今日公演》，《申报》1928年1月7日，第4版。

［3］《欧阳予倩新编潘金莲今日公演》，《申报》1928年1月7日，第4版。

［4］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南国月刊》1930年第1期。

［5］《鱼龙会》，《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5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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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予倩《潘金莲》的创作与演出情况试考

武大被毒死，员外又欲纳潘金莲，员外之仆于黄

婆处请黄婆向潘金莲设法，黄婆不允后，该仆至

潘金莲家，遇西门庆，被西门庆赶出，武松归询

何九叔，何九叔以实告，武松赴县告状，县官不

准状词，并责打四十大板，后武松至西门庆处，

与斗，西门庆不敌死，又杀死潘金莲。”［1］这

里确实出现了员外，但由于第五幕潘金莲在死前

自述身世时曾说过这些情节，所以也不能证明鱼

龙会的版本出现了员外这个角色。（二）2014年

出版的《周信芳全集》收入《武松与潘金莲》的

京剧剧本，这个剧本应该是根据他与欧阳予倩演

出的剧本修改的，一共八幕，从第四幕“拒奸斥

贼”开始，第五幕“灵堂祭兄”、第六幕“九叔

告密”以及第八幕“武松杀嫂”除去唱词部分

外，对白部分与话剧《潘金莲》第二至第五幕几

乎相同，这个剧本第七幕是“狮子楼”，但是却

没有话剧的第一幕，那么它也有可能依据的是

鱼龙会最早的剧本。（三）从话剧《潘金莲》来

看，第一幕潘金莲根本没有出现，这对一开始

想拿“潘金莲”做题材的创作者来说有些不可思

议。不过增加第一幕对于《潘金莲》剧本的改编

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意味着“张员外”（话剧

改成“张大户”）这个角色从《水浒传》中一个

面目模糊的存在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人物，有血有

肉有性格，同时还象征着某种封建势力，为话剧

单行本自序中欧阳予倩强调的“张大户主义”提

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三、京剧《潘金莲》在鱼龙会和其他舞

台的演出

鱼龙会最后一晚压轴演出《潘金莲》，应该

有众多的艺术界名人到场。1928年1月6日的《美

哉潘金莲》写道：“名画家徐悲鸿氏观此剧后致

书予倩评此剧为‘翻数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

衷，入情入理壮快淋漓’，并谓‘沉冤既雪，奇

情益彰，耐庵有知，亦当首肯’，可知此剧之确

为中国近代剧坛伟大之收获，当日演武松者为周

信芳君，信芳（即麒麟童）之艺海上观众接之者

多，但记者觉得信芳君在舞台上所与人的印象无

较演武二郎时更深者，当夜画家张道藩、小说家

梁社乾两氏皆极口赞美，谓为难得。”［2］可知

徐悲鸿、张道藩、梁社乾等人都曾去看过演出。

鱼龙会上的演出成功让大家备受鼓舞，因此

接下来有1928年1月7日的天蟾舞台公演。这次公

演名为“云霓会”，发起时间是在1月4日，因为

1月5日在报纸上登出的消息说“昨以天蟾舞台及

京剧界诸友之助，又发起云霓会……此剧已在

该校鱼龙会之第四天演过一次”［3］，这里说的

“第四天”显然有误，如果从19日算起，“第

四天”是22日，但22日显然没有演过《潘金莲》

（否则23日的报纸上应该有消息），而如果说19

日直接加4天变成23日，这就意味着也许23日确

实有一次演出。这次公演的重要演员仍是周信

芳、欧阳予倩、周五宝、高百岁等人，但其他

演员均没有提及。天蟾舞台的公演也很成功，

从报纸的反应和评价来看基本上都是积极正面

的。最重要的是洪深在看完演出之后，在《明

镜》上连载文章《潘金莲的研究》进行了专业而

深入的剖析［4］。

不过在天蟾舞台公演之前，《民国日报》在

1927年12月28日、29日登载了两条消息，写到中

华职业学校校友会以建筑会所筹募经费，将于元

旦起举行两日游艺会，演出包括欧阳予倩的新编

［1］《鱼龙会归来后》，《申报》1925年12月25日，

增刊第5版。

［2］《美哉潘金莲》，《申报》1928年1月6日，第

17版。

［3］《云霓会上之潘金莲》，《新闻报》1928年1月5

日，第1版。

［4］《潘金莲的研究》，连载于《明镜》1928年1月11

日、14日、17日、2月10日、13日、16日、19日、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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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作《潘金莲》［1］，这次演出的具体情况目前

还有待进一步的资料证实。

1928年4月，南京市妇女协会联合十余团

体，定鱼阳庚三晚举行游艺会，其中8日晚演出

《潘金莲》［2］，这大概就是欧阳予倩所谓的跑

码头演出。

1928年11月7日，上海伶界联合会为筹款公

演演出《潘金莲》。《申报》11月7日有一则简

短的消息，11月6日、7日两天都登了广告，主要

演员除欧阳予倩、麒麟童（周信芳）、高百岁、

周五宝外，还有陈嘉璘、葛华卿、韩金奎等人，

显然这是一次真正的京剧演出。11月9日芬公的

剧评《欧阳予倩之潘金莲》详细讲述了和欧阳予

倩的结识经过，并谈到欧阳予倩对戏剧的理想和

抱负，说《潘金莲》剧本发表之后，“赞成的人

固然很多，反对的人也就不少”，“这出旧剧革

命的《潘金莲》，不能不算是予倩的成功”，由

于作者事先读过话剧剧本和洪深先生的文章，

特别提到“第四幕及第五幕武松邀集众邻，都

略去，和剧本不同，这大概是时间的关系，才

缩短的”［3］，所以这又是一个特别版本的《潘

金莲》。

1930年10月24日、25日，上海伶界联合会再

一次公演《潘金莲》，此时欧阳予倩已在广东。

因此除周信芳的武松、周五宝的王婆外，其他演

员都跟鱼龙会时不一样，演员表列举得很详细，

重大的变化是王芸芳演潘金莲，赵如泉演西门

庆。王芸芳饰演潘金莲特意征求了欧阳予倩的意

见，在《伶界联合会宣言》中也将欧阳予倩的回

信登载了出来［4］。

四、《潘金莲》的改编和演出情况

《潘金莲》原本是话剧，所以在鱼龙会以

及后来的公演中，除去唱词外，对白的部分基

本与话剧相同，但1928年4月在《新月》杂志上

发表的话剧版本，显然是重新整理了演出版本之

后而形成的，这个版本删去了“狮子楼”一幕，

据阅读过话剧剧本而且又看过演出的剧评者说：

“他的话剧还没有表演过，然而歌剧的说白完全

是话剧所有的”［5］，“然而歌剧除这五幕外，

又加狮子楼杀西门庆一幕，以表演争斗的惊心动

魄，这种在话剧是累赘的，然而在歌剧却是很好

的一幕。”［5］

1928年11月欧阳予倩去往广州之后，基本上

再没有在舞台上演出过《潘金莲》，而《潘金

莲》这部作品仍被改编成京剧、蹦蹦戏、评剧等

继续在舞台上演出。首先是周信芳将剧本改成了

《武松与潘金莲》，扮演过潘金莲的有赵啸澜、

王熙春等。然后是白玉霜、喜彩莲等将作品改成

了评剧《新潘金莲》。

除了京剧、蹦蹦戏、评剧外，《潘金莲》还

被改编成了其他形式，比如1938年上映的电影

《武松与潘金莲》，编剧写的是“欧阳予倩”。

1942年，田汉在广西桂林创作了湘剧《武松与潘

金莲》，两年之后将其改编为京剧，同时更名为

《武松》，并出版了单行本。《田汉全集》第八

卷收录的版本一共有十八场，这个版本也有受到

欧阳予倩影响的地方，不过田汉的编排有自己的

动机。他曾在1945年写过一篇《关于武松与潘金

莲》：“在替潘金莲翻案一点是和予倩一致的。

［1］《职业学校游艺会》，《民国日报》1928年12月28日，第四版。《游艺界》，《民国日报》1927年12月29日，

第3版。

［2］步骆：《记欧阳予倩之“杨贵妃”》，《新闻报》1928年4月18日，第1版。

［3］芬公：《欧阳予倩之潘金莲》，《金刚钻》1928年11月9日，第2版。

［4］《伶界联合会宣言》，《申报》1923年10月23日本埠增刊，第10版。

［5］陈翔冰：《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上）》，《时事新报》1928年11月13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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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来我写这剧本距予倩的《潘金莲》近二十

年，社会变动很大。二来写的动机也不同。”他

详细讲述了对武松这个人物心路历程变化的理

解：“我的《武松与潘金莲》不过是武松三部曲

的第一部。欧阳先生的《潘金莲》系以潘金莲为

主，而《武松与潘金莲》或《武松》是以武松为

主。当然在武松第一部曲中，潘金莲的故事占了

最重要的部分。在《潘金莲》中欧阳先生把高潮

放在杀嫂，《武松与潘金莲》却重在打街头的

虎，所以把高潮置在杀西门庆。”［1］

另外从1942年开始，电影演员李绮年开始在

舞台上演出《潘金莲》，她的演出特色是“缠足

加跷”［2］，她的这种舞台表演方式有人称为改

良文明戏，也有人称作话剧。1942年6月、7月、

8月在上海演出了多场，到1943年1月在南京演出

时因“红肚兜与跷”的演出方式遭到查禁［3］。李

绮年饰演的潘金莲的特点是“淫”“媚”［4］，她

此前应该已经与欧阳予倩相识［5］，但1942年、

1943年的演出并没有打出欧阳予倩编剧的旗号。

不过1944年7月28、29、30日，《申报》登出广

告，写着唐槐秋导演、欧阳予倩编剧、李绮年主

演的《武松与潘金莲》，这次演出的是她个人组

织的绮光旅行剧团，从标题和广告内容来看，显

然也与欧阳予倩的剧本有着差别。

五、新中国话剧《潘金莲》的上演与停演

话剧《潘金莲》发表于1928年6月10日《新

月》第1卷第4期，这次发表在目录上明确标明

了“话剧”二字，恐怕与1928年4月在给欧阳予

倩去广东筹备戏剧研究所践行的宴会上，洪深

提议将Drama译为“话剧”不无关系［6］；话剧

单行本于1928年10月15日由上海新东方书店出版

（附录包括欧阳予倩翻译的谷崎润一郎剧作《空

与色》）。

1957年8月，北京人艺为纪念话剧运动五十

周年排演了《名优之死》和《潘金莲》［7］，

《潘金莲》的导演是方琯德。在节目单上，欧阳

予倩写了一段题为“聊备一格”的话，因为材料

罕见，原文不算太长，故此全文照录如下［8］：

想起来30年前的事了！我把武松杀嫂的故事

编成“潘金莲”这个戏，剧本还没有完全脱稿，

我就和周信芳、高百岁三个人先斗了一斗，再

加上名丑周五宝的王婆，唐槐秋演何九叔，唐叔

明演郓哥，随便排了一排就拿在南国社的一个晚

会上演出了。这个晚会有各种各样的节目，取其

“百戏杂陈、鱼龙曼衍”的意思，就叫作“鱼龙

会”。南国社所租的一所小洋房，作为饭厅的套

间，门框的宽度大约不过12尺，我们的戏就在那

饭厅里演出，不料受到热烈的欢迎。后来搬到上

海汉口路大舞台正式演出，就变成了当时流行的

剧目。当在大舞台演出那天，很多人都到后台来

看我们，贾碧云说：“你真可以，真能念！”洪

深跑过来一把抱住说：“你真太可爱了！”这

［1］田汉：《田汉全集》第17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337页。

［2］《申报》1942年6月26日，第4版广告。

［3］不老书生：《红肚兜与跷：潘金莲禁演两焦点》，《海报》1943年1月24日，第4版。

［4］王寒泉：《剧坛上的五大潘金莲》，《太平洋周报》1942年第36期。

［5］《电影》1939年第43期刊有李幽慈、李绮年、金素琴、欧阳予倩合照，而且此前二人曾有过出席多个共同活动的消息。

［6］张殷编著：《中国话剧艺术舞台演出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第2页。

［7］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官方网页（http://www.bjry.com/play/html/2015/06/20150701306.html）介绍：“1957年8月10日首演”。

［8］节目单为本人自藏。抄录时对繁体字进行了简化，原文有的简化字如“午台”按今天的习惯改成“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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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如在目前。信芳演武松对何九叔的一段唱

词，马上就流传开去。从此以后这个戏我经常不

断地演着，但是后来离开了信芳、百岁和五宝这

些朋友，就再也没有演好过。这个戏我教给了白

玉霜，她把它改成评剧，在各处上演过，我只听

说很受欢迎，但一次也没见过她是怎样演的。后

来我把本子给了喜彩莲，她也演的很多，可是我

一次也没看过。此后在京戏班里演“武松与潘金

莲”，杀嫂一场也采用了我的本子。金素秋和李

紫贵的潘金莲全用了我的本子。我也给某两个女

演员排过这个戏，排得很匆忙，演出来总觉得很

不够味，现在回想一下我和信芳、百岁、五宝那

样的配搭看来也真是难得。戏剧是时间艺术，过

去也就是过去了。

自从我演了潘金莲，有些人也就去编所谓

“翻案戏”，甚至有人想为秦桧翻案，跑来对我

说了许多理由，我不同意那样做，他也始终没编

出来。我并没有想为潘金莲翻案，我只想起不合

理的婚姻制度、封建道德的束缚、有钱有势的男

人对女人的压迫蹂躏，可以造成很多罪恶的悲

剧，我不过是借潘金莲这个人物描绘一下这种矛

盾罢了。那时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救出自己那

样的想法，反对封建势力，也算不了什么高见；

不过在30年以前，这个题目还是比较新鲜，而又

得到信芳、百岁那样的名角来演，就把这个戏传

开了。

“潘金莲”，我的这个剧本，在戏曲的舞台

上演得不少，可是所留下的本子却是话剧本，而

这个戏作为话剧正式演出，这一次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是第一次。尽管30年前的旧作，没有什么大

多价值，可是忽然有人把它搬上舞台，我也还是

高兴。我觉得这个戏每个角色的性格都很强，演

员尽有发挥的余地。在百花齐放的今天，挖掘出

来许多旧剧目，为了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年，这个

戏也算聊备一格吧。

这篇小文里有几处地方值得注意：（一）

《潘金莲》在剧本还没脱稿的时候，欧阳予倩

就和周信芳、周百岁三个人“斗了一斗”，这

里“斗了一斗”应该是指京剧里的“斗榫”，相

当于对台本、简单的排练，所以这是不是23日晚

的“四幕版”呢？他说后来又和其他演员“随便

排了一排”，就在南国社的“鱼龙会”演出了，

则指的是1927年12月24日晚的演出；（二）“汉

口路大舞台正式演出”是指1928年1月7日天蟾舞

台的演出，这次演出之后就变成了当时流行的

剧目；（三）“信芳演武松对何九叔的一段唱

词”，显然京剧版是有唱词的；（四）这部戏他

还教给了很多其他戏曲演员，比如白玉霜、喜彩

莲，他都没看过，不过显然这些版本已经和他的

原版不一样了（下文详论），而后来只留下了话

剧的本子。（五）1957年北京人艺排练的《潘金

莲》是话剧版第一次正式上演。

因此，根据欧阳予倩自己的回忆，1957年之前

演出的《潘金莲》都是戏曲版，包括1927年鱼龙会的

版本。1957年是第一次正式排演话剧版《潘金莲》。

在此次上演之后，该话剧版本还有没有在其

后的时间里演出过目前尚不清楚。然后时间来到

1961年4月，为了迎接五四运动周年纪念，这部

剧决定再次公演。关于这次公演以及之后的停演

风波，五十年代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职的梁

秉堃曾发表过相关回忆文章。内容有详有略，不

过对经过的描述大致相同。［1］

据梁秉堃描述，1961年4月26日，话剧版

《潘金莲》再次公演，当天周恩来总理来看过演

出，没发表意见，只说还要再看一遍，再想一

想。两天之后，周总理和田汉、欧阳予倩等戏剧

界人士以及马连良等戏曲表演艺术家一起观看了

［1］梁秉堃：《难忘周总理看戏评戏》，《新闻与写

作》1998年第3期。梁秉堃：《停演〈潘金莲〉》，杨筱怀

主编《政坛风云人物》（中），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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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召开了一个座谈

会，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周总理最后发言，总

理表示首先理解剧作者“要写妇女反封建、求解

放的迫切心情”，不过总理认为“张大户欺压潘

金莲，她反抗，这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后来

她就变了，她杀的武大郎又是劳动人民，是一个

忠实的农民。她和西门庆私通等行为是走向堕

落。这种行为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1］座

谈会一直开到深夜。送走总理以后，北京人艺党

委决定，《潘金莲》戏票已经售出，继续演到30

日后再停演。“但是，事情并未到此而止。5月

3日，人艺领导班子研究就上演《潘金莲》事写

检查。北京市委文化部长陈克寒决定第二天再演

《潘金莲》，组织文艺界‘学习讨论’。在当

时，‘学习讨论’就是‘公开批判’的同义词。

周总理闻讯，即于5月5日发出指示：停止这种做

法。并派秘书到欧阳予倩那里，告诉他：一不要

做检讨；二不许登报批评；三不要再开会。这件

事就此结束。”［2］

以上就是话剧版《潘金莲》上演和停演的经

过。关于《潘金莲》的创作动机以及是否是为潘

金莲翻案，其实从1928年的单行本自序开始，一

直到1957年话剧本上演，欧阳予倩一直是持否认

的态度。1959年的选集前言里还曾说过：“但是

现在看来，和恶霸同谋杀死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

人总是不妥。”［3］

六、各演出版本与话剧剧本内容的差异

因为京剧版《潘金莲》目前已经佚失，无

法得知原貌，不过根据演出的观众反馈以及许

多亲历者的回忆可知，各演出版本与话剧剧本

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京剧版《潘金莲》包含了唱词这点毋

庸置疑。除此之外，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最大的

一个区别在于结尾。1928年6月10日登载在《新

月》杂志上的话剧版结尾如下：

金莲：（举起双手）啊，西门庆被你杀了，

可见我的眼力不错！二郎，可是你说“叫我跟西

门庆去！……”这句话真伤我的心，我今生今世

不能和你在一起，来生来世变头牛我剥了皮给你

做靴子！变条蚕子，吐出丝来给你做衣裳！你杀

我，我还是爱你！（张开两条肐脖想起来抱武松

狠热情的眼神钉着武松。）

武松：（一退，左手抓住金莲的右手瞪着

眼。）你爱我……我……（一刀过去金莲倒了，

武松瞪住死尸。刀落在地下大家也都呆了。）

——幕——［4］

1928年10月15日上海新东方书店单行本话剧

版的结尾如下：

金莲：（举起双手）啊，西门庆被你杀了，

可见我的眼力不错！二郎，可是你说“叫我跟西

门庆去！……”这句话真伤我的心，我今生今世

不能和你在一起，来生来世我变头牛剥了我的皮

给你做靴子！变条蚕子，吐出丝来给你做衣裳，

你杀我，我还是爱你！（张开两条肐脖想起来抱

武松，很热情的眼神钉着武松。）

武松：（一退，左手抓住金莲的右手，瞪着

眼。）你爱？我……我……（一刀过去，金莲倒

了，武松瞪住死尸。大家也都呆了。）

——幕——［5］

［1］梁秉堃：《停演〈潘金莲〉》，载杨筱怀主编

《政坛风云人物（中）》，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2］余思：《周恩来总理和北京人艺（下）》，《中

国戏剧》1998年第5期。

［3］欧阳予倩：《欧阳予倩选集》“前言”，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9，第2页。

［4］《潘金莲》，《新月》第1卷第4号，1928年6月10

日初版，第38页。原文中的“肐脖”“钉”等异体字照录。

［5］欧阳予倩：《潘金莲（附空与色）》，新东方书

店，1928，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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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对照两个话剧版的结尾，会发现些许

的不同。“新月版”的最后是“你爱我……

我……”，“单行本版”的最后是“你爱？

我……我……”，而且去掉了“刀落在地上”的

舞台表演提示。单行本的结尾“你爱我”加了一

个“？”，更多了一种对“爱”本身的不确定和

犹疑，而两版武松最后的结巴以及没有说完的话

都反映了他刹那间的恍惚失神和心理动摇。因此

有学者认为：“武松在听到潘金莲的表白之后，

小声嗫嚅‘你爱？我……我……’注视着为己所

杀的潘金莲的尸体沉默失语，这一落幕描写着两

人沟通失败的瞬间。武松失语之姿试图刻画出此

前他从未动摇的伦理观念动摇的瞬间，可谓重要

的场景。”［1］

那么京剧版《潘金莲》的结尾是什么样子

呢？在1961年与周总理的座谈会上，欧阳予倩的

发言谈道：“那时候演戏不像我们今天，不讲

究主题思想，连台词都是一边演一边丰富补充

的。由于武松是那样的激昂慷慨，发展到第五幕

结尾的戏时，在众乡邻的见证之下，说着‘你爱

我，我爱我的哥哥’，一刀把潘金莲杀死。我记

得很清楚，是一边唱这句词，一边把刀子刺入潘

金莲的胸膛的。我最初写的是戏曲本子，在1927

年南国社演出之后，就一直没有再演了。”这里

说到戏曲版本演出最后的结尾是“你爱我，我爱

我的哥哥”。在这次座谈会上，欧阳予倩还谈到

了他和周信芳在理解上的一些分歧：“我写《潘

金莲》是在1925年，当时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

于是想写一个戏借以揭露当时的黑暗。因为我自

己是唱花旦的，这才写了潘金莲，我自己就演这

个角色。周信芳演武松。当时是一边演一边想台

词。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我都是同情潘金莲

的。周信芳演武松，又另有他的想法。他同情武

松，把武松处理为英雄人物，结果是我们两个人

各演自己的戏，一出戏里却各有千秋，根本没有

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2］这段话里说写《潘

金莲》是1925年，如果从“杀嫂”这幕的创作开

始算起，确实如此。另外这段话虽带有一些辩白

意味，不过仍然透露出他和周信芳在角色理解

以及艺术观念方面的不一致。欧阳予倩和周信芳

自1915年起开始合作演出，两人的配合搭档非常

默契愉快，所以“你爱我，我爱我的哥哥”的结

尾很可能是周信芳所理解或坚持的结尾。可以佐

证上述观点的还有2014年出版的《周信芳全集》

收入的《武松与潘金莲》京剧剧本，它的结尾

如下：

潘金莲：（搅双手介）啊！西门庆被你杀

死，可见我的眼力不错。二郎，可是你叫我跟西

门庆去，这句话真伤了我的心，今生今世不能与

你做夫妻，来生来世变头牛剥了我的皮，给你做

靴子；我变个蚕，吐出丝来给你做衣裳穿。你杀

我，我还是爱你！

武松：（睁眼）你爱我，你爱我，我爱我的

哥哥！（杀潘金莲介）

［闭幕］。［3］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除了舞台提示是京

剧做工，潘金莲的台词与话剧版区别不大，唯一

变化的是武松的台词，他很明确地说出了“你爱

我，你爱我，我爱我的哥哥”。

除了鱼龙会上的演出，天蟾舞台等其他场合

版本《潘金莲》的结尾也是“你爱我，我爱我

［1］田村容子：《男旦与摩登女郎：欧阳予倩〈潘金

莲〉的舞台演出及其形象变迁史论》，《长江学术》2020

年第2期。

［2］梁秉堃：《停演〈潘金莲〉》，载杨筱怀主编

《政坛风云人物（中）》，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第

388-389页。

［3］周信芳：《周信芳全集（剧本卷五）》，上海文

化出版社，2014，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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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予倩《潘金莲》的创作与演出情况试考

的哥哥”。比如周瘦鹃在《哀艳雄奇的〈潘金

莲〉》里面说：“周信芳君之武松，豪情壮概，

虎虎如生。即使武松再生，想也不过如此。我以

前所见武松多矣，未有如此君之壮快淋漓表情真

切者。最后下刀杀潘金莲时，说‘你爱我，我

爱我的哥哥’一语，斩钉截铁而出，余音袅袅，

使人常留耳根，不易忘却。老友正秋，对于此剧

最激赏信芳，确有见地。”［1］还有一篇剧评写

道：“又武二要杀潘金莲，潘氏曰‘我爱你’，

武二报之曰，‘你爱我，我爱我的哥哥’，称武

二之有人道主义，盖亦本诸此乎。”［2］另外一

篇剧评也对这句话印象深刻：“经子渊说：‘看

潘金莲戏为生平一快事。’‘你爱我。我爱我的

哥哥’就此一刀。结束何等有力。欧阳予倩配得

上是一个革命家。”［3］

在20世纪30年代，《潘金莲》被改为评剧

演出，白玉霜、喜彩莲都演过潘金莲。新凤霞

曾回忆道：“白玉霜演的《新潘金莲》和其他

剧种演的不一样，那是根据欧阳予倩先生在

二十年代写的话剧本移植的。当时在上海演出

叫作《新潘金莲》，曾经请欧阳予倩先生亲自

到场指导排练”［4］，新中国成立后这出评剧也

得到了欧阳予倩的指导，新凤霞在回忆文章中

写道：

潘金莲穿一身白，露出了白兜兜。潘金莲接

着说：“这里有一颗很红，很热的心，请你拿去

吧？二郎啊！二郎，你，你，你智勇而无情，你

就是杀了我！我也是爱你的！”武松说：“你爱

我，我爱我的哥哥！”于是杀死了潘金莲。［4］

这说明“你爱我，我爱我的哥哥”也是评剧

版的《潘金莲》的台词。不过，评剧版《潘金

莲》的演出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

都得到了欧阳予倩的亲自指导，但实际演出效果

却不尽相同。新凤霞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当

年，白玉霜这出戏，由于那时演员地位低，自己

的素质水平，都和社会分不开。为了迎合观众的

低级趣味，就突出潘金莲的凶狠和淫荡”［4］，

这一点也可从当时观众的反馈得到佐证：

我们万万不要相信一般人去瞧《潘金莲》——

白玉霜的《潘金莲》，是为了白玉霜能把《潘金

莲》的婚姻苦闷发泄出来，能替潘金莲伸冤，绝

没有这回事。老实说；白玉霜之所以“红”，完

全为了她的“荡”。她那迷人的眼珠，诱人的声

带，淫荡的台词，骚浪的动作，才把上海人疯魔

了的啊！……要知道，白玉霜之所以为一般的大

家所欢迎，就是为了“不能吐露我们的苦闷，那

么麻醉我们吧！”的原因啊！［5］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新凤霞演出的版本里，

做了较多的调整和修改。新凤霞认为潘金莲是

值得同情的，她演的潘金莲能让观众流泪，这

一点也得到了欧阳予倩的肯定：“用今天的观

点看那些古代的女人，那些封建制度造成的悲

剧。我认为是应当同情，应当替她说句公道话

的。欧阳予倩先生说，看了我演出《潘金莲》

［1］周瘦鹃：《哀艳雄奇的〈潘金莲〉》，《上海画报》1928年1月12日，第3版。

［2］卓君：《追记天蟾之云霓剧会》，《申报》1928年1月10日，增刊二。

［3］陈舒平：《席上生风记》，《申报》1928年2月11日，第4版。

［4］新凤霞：《我演潘金莲》，《中国戏剧》1989年第3期。

［5］达生：《剧坛：〈明末遗恨〉和〈潘金莲〉》，《新人周刊（第1卷）》193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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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场’的戏，能够叫观众流泪。他说演对了，

达到了这出戏的目的了。”［1］

不仅戏曲版本结尾与话剧有区别，开头可能

也有区别，据洪深《潘金莲的研究》说：“从武

大死后开场，起得干净，张大户妄想一段，王婆

拒绝说媒一段……”［2］，这似乎与今天看到的

话剧剧本从张大户与姬妾对话开始有区别。

除此之外，演出版本的其他一些台词，似乎

与话剧版也有一些区别，比如据田汉回忆，鱼龙

会演出时是这样的：

武松举刀欲割潘金莲之心时，金莲掀胸跪

近武松曰：“二郎，这雪白的胸膛里有一颗

赤热的心，这颗心已经给你多时了。你不要

我，只好权时藏在这里。可怜我等着你多时

了，你要割去吗，请你慢慢地割吧，让我多

多地亲近你。”［3］

而在话剧单行本中是这样写的：

金莲  啊，你要我的心；那是好极了！我的

心早已给了你了，放在这里，你没有拿去！二郎

你来看！（撕开自己的衣）雪白的胸膛，里头有

一颗很红很热很真的心，你拿了去罢！［4］

因此，《潘金莲》戏曲演出版本与话剧脚本

其实存在较大差异，关于这种差异的形成，有演

员的观念和理解的差异，也有各剧种形式不同

所造成的要求不同，当然还有观众期待和时代氛

围的差异等。关于这一点，洪深在《潘金莲的研

究》中曾说：“不过我默察那天的观众，有一部

分是慕了历史上潘金莲的大名，来展仰性的发挥

的，或者未免失望而去”［5］。田汉在《潘金莲

及其他》一文中也曾谈过：“因为话剧与歌剧的

规则不同，观众的看法亦异。在看歌剧时，武松

含刀踊跃而别算是上楼，而在自然主义的传统的

话剧却非这样所能使观众承认的。”［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阳予倩

文献深度发掘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批

准号21&ZD350）阶段成果；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20JX05）阶段成果。

［蒋春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1］新凤霞：《我演潘金莲》，《中国戏剧》1989年第3期。

［2］洪深：《潘金莲的研究（二）》，《明镜》1928年1月14日，第2版。

［3］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南国月刊》1930年第1期。

［4］欧阳予倩：《潘金莲（附空与色）》，新东方书店，1928，第67、68页。

［5］洪深：《潘金莲的研究（一）》，《明镜》1928年1月11日，第2版。

［6］田汉：《潘金莲及其他》，《中国戏剧报》1928年3月21日。


